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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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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的布拉克萨依非常干旱，到现在，还没有一场像样的降雨。大

地一片灰蒙、干裂，热得像馕坑一样滚烫。树叶上落着厚厚的一层尘土，

树枝无力地耷拉着，懒得一动。沉闷的天空上挂着的太阳，从早到晚毫

不吝惜地将炽热发烫的光洒向隐约可见的银白的群山，洒向一望无垠

的荒野、戈壁、丘陵和村庄。村庄周围的农田，山脚下的荒地，所有没有

遮蔽的地方，都变得一片灰白。空气沉闷燥热，好像点燃一根火柴就会

即刻燃烧。只有间或吹来的山风，将周围干枯的草木那苦涩而带有一丝

凉意的气息吹到人们的脸上。

在乌奇克里克山西部山谷北侧的荒原上，一条蜿蜒崎岖、高低不平

的畜车道，一直伸向这座被称为“布拉克萨依”的村庄。只有六十余户人

家的这座古老的村庄，一直靠从山谷里流淌的一眼泉水滋润生命。然

而，至于该村庄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怎样形成的，则各有各的说法。据一

些老人讲，布拉克萨依曾经是个很大的村庄，山谷里的泉水丰盈，汇集

成一条大河，潺潺而流，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在村庄下游已经干裂的那

片荒地曾是肥沃的良田。后来因遇严重干旱，泉水渐渐减少、枯竭，良田

变成了荒漠，人们也纷纷迁移。再后来，泉眼又冒出了水，细水长流，人

们又开始傍水而居，生活在了这里……不知哪一年，守墓人在高坡上的

坟地挖墓时，挖出了一块很大的石碑，碑面刻着奇怪的文字。消息不胫

而走，县文物管理人员来到这里，经考证后认为，这是千年以前的古人

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并将石碑一并带走。这件事在布拉克萨依引出了许

多动人的故事。水磨坊主人买苏木·塔兰还传出了“布拉克萨依当年曾

是皇帝的夏都”之说。他说：

“我爷爷说，古时候，这片土地上曾是一个王都，国王觉得这里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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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皮鼓译丛

气候凉爽宜人，便居住在这里。后来这里发生战乱，人们遭受了杀戮之

苦。”作为佐证，他还指着建在村西的一座高坡上高高矗立的拱形圆顶

建筑说：

“我爷爷还说，这座拱形建筑是我的祖爷伊迪里巴依的墓。伊迪里

巴依看到这里的人们纷纷背井离乡，便从偏远的地方组织迁来了许多农

民，从此这里又重新繁荣了。伊迪里巴依曾是为官一方、治理民众的很

富有的人。他腰缠万贯，家财不计其数，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

产。据说如果他的马群到河里饮水，河道里的水就会立即停流……”

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多么贫穷，布拉克萨依人都总是以家乡和祖

先而炫耀自己，也从不把外乡人看在眼里。因为乡民们都相信买苏木·

塔兰的话。

买苏木·塔兰的家位于该村上游靠山的地方。他在父母遗留下的两

间老房子里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就是在这栋土坯房里，他生养了五

个孩子，其中三个孩子已长大成人。尽管这座用泥土墙砌成的没有廊檐

的房子已陈旧得有些破损，但在买苏木·塔兰的心中，它仍是那么顶天

立地，那么亲切而温馨。虽然他儿子图尔干多次向他提出拆除旧房盖新

房的要求，但均遭到了买苏木·塔兰的拒绝。在他房屋前面围着一圈很

大的院墙，院子里有几棵不知是什么时候种下的老榆树和杨树，其他地

方则满是蒿草。与其他布拉克萨依人一样，他的大院也没有大门，只是

在安置大门的位置上竖了两根立柱，上面安插了两根檩条。

买苏木·塔兰不紧不慢地喝完了妻子谢尔瓦娜早晨为他准备的没

有奶油的奶茶，接着又习惯性地卷起一根莫合烟点燃，浓烈呛人的烟雾

迅速弥漫在低矮的屋内，吐出的烟雾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层薄薄的烟雾

圈。正坐在土炕上喝茶的女儿帕丽达和胡尔希达因为忍受不了那难闻

的烟味，匆忙地喝完茶，提起书包就往外跑。而谢尔瓦娜则习以为常，不

声不响地卷起了餐布。

“没有茶叶了。”她敬畏地望着丈夫，“一大早帕丽到几户人家里借

茶叶，好不容易从阿依西布维家借来了一把茶叶。真是‘自己没有的，世

上就没有’，也真太难为人了。”

听了妻子的话，买苏木·塔兰黝黑的脸变得阴沉起来。他不悦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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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说：“不是几天前才给了你半块砖茶吗？”

“每天喝三顿茶，半块砖茶够用吗？”

听着妻子的话，买苏木·塔兰的口气似乎软了一些，瞥了一眼靠在

墙角的粮袋。

“等到新粮出来，家里的日常费用只能指望这半麻袋胡麻了。地里

的小麦还有两个月才能收。如果今年夏天再这样旱下去，地里的粮食恐

怕也收不上多少了。看来今年这日子不太好过啊。”想到这里，买苏木·

塔兰满面愁容，一阵头痛。

谢尔瓦娜望着丈夫忧虑的面孔转移了话题：

“帕丽还想读大学，怎么办？”

“算了。”买苏木·塔兰挥着手臂不悦地说，“已经读了十几年书，我

们还用什么来供她读呢？女娃嘛，这就够了。”

谢尔瓦娜早就想到丈夫会这样说。

“我可怜的女儿啊！”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年年都是优秀学生，她一

直想长大了就上大学，当国家干部。不知她会多伤心啊……”

妻子的话，使买苏木·塔兰的心情沉重起来：“我也很想让她继续读

书，可是我们的家境就这么个状况，拿什么供她读书呢？”他自言自语，

长吁短叹。

买苏木·塔兰抽完一根烟后，来到了院子里。已升到一竿高的太阳，

将这座小院照得火烫而刺眼，干裂的院墙和地面像火一样炽热。“啊，一

大早就这么热，到了三伏天会是怎么样呢？莫非要将田地烧成焦土

了！”买苏木·塔兰愤愤地瞥了一眼空中的太阳，深深地叹了口气，跨出

了院子。

寂静的村庄，布拉克萨依人粗糙、七扭八拐的土坯屋，好像还在闷

热中昏睡。只有路边草丛中不时传来蟋蟀的“ ”声。买苏木·塔兰踏

着滚烫的土路朝村当中亚尔买买提的小商店方向走去。

这是布拉克萨依人的习惯。他们每天喝完早茶，不论有没有事，都

要不约而同地涌到位于村正中的这个小店前。在人民公社时期，小店前

有一片很大的果园，现在，只剩下几棵老榆树，成了人们经常聚集的场

所。人们经常边打扑克边谈论村里发生的一些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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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苏木·塔兰沿着院墙根继续走。望着干裂的院墙，他深深地叹了

口气。齐腰高的院墙一部分已经塌陷，有些地方则有很大的豁口，因长

久的风吹日晒，房屋也显得更加低矮。本来他想今年翻修这些破墙，然

而能帮他忙的儿子图尔干离开这里已有一年。为了挣钱，图尔干离家出

走了，是死是活，至今杳无音讯。而两个女儿，靠她们还能干啥呢？瞧，如

果再这样干旱，不要说收成无望，只怕如何过冬也成了一个问题……一

想到这些事，买苏木·塔兰的心里就充满了苦楚。阳光像毒汁一样洒在

大地上，地面像烈火一样炽热、滚烫，穿在脚上的那双破黄球鞋使他越

走越烧得难受，到小店前时，他早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买苏木·塔兰来到时，这里已有七八个人正围在一起打扑克。而打

扑克的这些人也都是村里知名的一些老少爷们。他们在被人们践踏得

枯萎的草地上，随便垫上一块被撕下的纸箱板什么的，就地围坐在一起

打牌。黝黑、干瘦、左眼有些斜视的一个人看见爬过残墙断壁正朝这里

走来的买苏木·塔兰，便对他喊叫起来。

“快来吧！买苏木！”他挥着手，“我与这个秃头做对家就是背运，真

让我倒霉啊。好像这家伙今天连脸也没有洗就跑来了……”

坐在他对面的圆胖脸、没有胡须的秃顶人轻蔑地摇了一下头。

“你自己不会打还怪我吗？”他从鼻腔里“哼”了一声继续说，“他是

个不懂看眼色的蠢东西。”

“你使了什么眼色？”

“我让你走黑桃，你却打红桃。”

“那你不会好好使眼色吗？”

“可你就是不见我的眼色呀！”胖子用对方“瞎子”的绰号讥笑道。

“那你为什么挠头皮呢？”对方用胖子“秃头”的绰号反击道。

布拉克萨依人都有绰号，因而他们的娱乐游戏、说笑总是与他们的

绰号分不开。他们总是这样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地度过漫长的时光，只

是在感到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唉，该喝茶了。”便纷纷起身

回家。

不一会儿，在他们的身边出现了一位矮个、瘦小、嘴里只剩几颗黄

牙的人，他像个迟到的学生难为情地望着牌友们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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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依来克，今天你怎么来晚了？”买苏木·塔兰对他说，“是不是

乌玛依将你绑在摇床上了？嗯，说话呀！”

“这个依来克呀，习惯了睡摇床，甚至天亮了还不知道睡在摇床

里。”被称为“秃头”的夏姆西挖苦道。

接着，绰号“瞎子”的杰帕也对依来克发起了进攻：“听说昨晚你和

儿子们因为争夺摇床打了起来？”

“是的，我差一点儿丢掉一只眼睛。”依来克也毫不示弱地回击道。

依来克是该村五保户之一。他一家人都是全村有名的懒鬼，长期以

来依靠政府的救济度日，为此村里人还编造了许多有关他的笑话。依来

克长得瘦小，而他老婆乌玛依却长得非常壮实，块头很大。几年前，夏姆

西在扑克场上说了这样一段笑话：“昨晚，依来克的家闹得鸡犬不宁。我

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便去看看，发现依来克正在骂乌玛依。后来得知

原来是他儿子卡斯木哭闹，因为太瞌睡，乌玛依便将睡在身边的依来克

误当成儿子抱到了摇床上。因为这件事他们就吵了起来。于是，依来克

对他老婆发誓：‘从此我再也不睡你身边了。’”

还有一次，杰帕将有关依来克的另一则笑话带到了这里：

“早晨我到依来克家里时，他让我看一样东西，我一看是个尿管

子。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我在摇床上使用的排尿器，这个排尿器

一直伴随我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他说着便将那玩意儿放进了箱子里……”

从此，依来克便有了“尿管子”的绰号。

“依来克，”杰帕接着刚才的笑话对依来克说，“我正为孙子找不到

尿管子而发愁呢，能否把你的那个尿管子借我一用？”

“如果给你，你不就把它当成望远镜使了？”

顿时笑声四起。

“好样的！依来克！”夏姆西拍着大腿说，“莫非你今天在家里吃抓饭

了吧？”

“昨晚我老婆煮了一锅羊头，我今天早晨吃的就是羊头！”

“看来今天不能惹依来克，”夏姆西摇着头说，“说不定他也会像公

鸡一样蹬踢人呢！嗨！对了，你那公鸡还在吗？”

“一大早就是因为这事闹的。”依来克说，“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圈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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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出来一看，原来是

我们的那只红公鸡飞到了畜棚的梁上。听好了，你们猜后来发生了什

么？红公鸡拍着翅膀伸展着躯体鸣叫起来，顿时，像我腰一样粗的大梁

‘咔嚓’一声从正中间折断了！还好，我那红公鸡平安无事。为了收拾那

根大梁，我才来迟了呀！”

听惯他吹牛的人们立刻捧腹大笑起来。

“嗨呀！你的大红公鸡真了不起呀，依来克！”买苏木·塔兰又逗他，

“听说，你那只公鸡还帮助热依木夏把陷在泥坑里的拖拉机拉了出来，

有这回事吗？”

“有！”依来克顿时活跃起来，“一天，我正在给红公鸡喂食，热依木

夏叫喊起来，出门一看，原来是他家的拖拉机陷在了我们家门前的水沟

里，拖拉机只是轰轰地响，却出不来，轮子原地打转。左邻右舍们过来帮

他推还是无济于事。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感到头疼的时候，忽然我家的

红公鸡挺着高高的胸脯，迈着大步，在拖拉机周围转悠着。当我猜想它

会做出什么惊人的事情的时候，它突然跑过来狠狠地踢了一脚拖拉机，

只见热依木夏的拖拉机像个皮球一样飞出了水沟。你们知道热依木夏

那个吝啬鬼，甚至连乞丐他也舍不得给一分钱，然而这一次，他却非常

慷慨，立即掏出五十元钱，在红公鸡头上摇转了一遍后交给了我。”

“你那五十元还在吗？”买苏木·塔兰笑着问。

“怎么了？”

“你那公鸡的名声从此就会传遍全县，我是担心别人的言语会中伤

你那宝贝公鸡啊。”

“那该怎么办？”

“每次礼拜的时候，我们都在为你那公鸡的平安祈祷祝福，你就不

想对我们有个表示？”

“我该为你们做什么？”

“我们也不多说。”买苏木·塔兰指着手里的扑克说，“你给我们买一

副新扑克就够了。”

依来克发现自己的吹牛给他带来了损失便傻笑着说：“扑克嘛，我

应该买。”他挠着头继续道，“只是我早晨出来时兜里没装钱……”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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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牛皮也吹完了，买苏木·塔兰挥着手臂说：“听他鬼话的都是傻瓜！

好了，杰帕，发牌吧！尽管很破旧了，还是玩我们自己的牌吧。”

这就是布拉克萨依人的生活，打牌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他们喝过妻

子为他们准备的早茶，便很自然地聚集在这里打牌取乐，一直到天色渐

黑。这一游戏使他们忘了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农活、家务、

儿女们的争吵，对他们来说，生活的乐趣、享受就是打牌。

尘土飞扬的乡道上突然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他们停止了手中

的扑克，伸长脖子，朝远处张望，只见通往县城的马路上有两辆摩托车

正朝这边奔来。

“这不是铁依普吗？”依来克从干打垒的短墙上伸长脖子说，“好像

是从乡里来的。”

“那他后面是谁呢？”买苏木·塔兰问。

“谁知道呢？好像是个干部。”

“想吃羊羔肉了吧。”夏姆西看着依来克又开起了玩笑。

“依来克，你去问一下铁依普，或许是发救济的干部来了！”

牌迷们将依来克围在了正中：“救济他在春季就领过了，现在他可

是拥有毛驴车了。”

“这次他可能会向他们要奶牛的。”

“可不要对他们提及你那只公鸡呀，他们会以为你是财主，什么也

不会给你的。”

“何必呢，你就说给我买一副扑克吧！”

村委会主任铁依普直接来到打扑克的人们当中，向他们问候施

礼。然后转到亚尔买买提的小商店前面，停下摩托车，并带着来人进了

小店。依来克好像是专门等待他们似的站了起来：“我去买盒烟。”说着

朝小店走去。

“你刚才不是说兜里没带钱吗？”夏姆西向他喊道，但依来克装着没

有听见径直进了小店。大约半小时后，依来克又回到了打扑克的人群中。

“你们知道铁依普把谁带到这里了吗？”依来克迫不及待地说。

“是不是发救济的干部啊？”

“是谁啊？你怎么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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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迷们停下手中的牌望着依来克。

“是新任乡长伊斯拉皮勒。”依来克严肃地说。

“他怎么来了？”

“听说他要住在布拉克萨依，要干一番事业呢……”

“你说他叫什么名字？”买苏木·塔兰问。

“好像是伊斯拉皮勒。”

“他们在小店里干什么？”

“正在喝饮料。”

“看来，从今往后就要我们来供养这位大人了。”夏姆西深深叹了口

气，“今年的干旱就已经够我们受的了。”

“别伤脑筋了，朋友。”买苏木·塔兰开玩笑道，“难道这样的头儿你

还见得少吗？只要我们平安无事，他也不会待长久的。”

这时，从小店斜对面的清真寺里传来了阿卜杜勒·麦憎沉闷而单调

的宣礼声。牌迷们立即收起扑克，掸掉身上的尘土，纷纷涌向清真寺。

2

伊斯拉皮勒吃完铁依普妻子煮的素汤面，顿时感到全身解乏、松

软，今天的路程使他感到疲惫不堪，他说了声“我想休息了”，便回到了

自己的卧室。这间卧室本来是铁依普的一间办公室，平时上面来的干部

都安排到这里，这里便成了接待客人的办公室兼卧室。铁依普将伊斯拉

皮勒也安排到了这间房屋里。

“今后你就在我家里吃饭。”铁依普对他说。

“村里没有办公室吗？”

“哪还有办公室呢？”铁依普笑着说，“从前有两间办公室，后来因为

学校的校舍坍塌，便把办公室让给了学校。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这间

房子。”

毋庸置疑，这间房子除了一张木板床以外，也只有一张破旧的椅

子，到处散落着上面发下来的各类文件和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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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电话？”伊斯拉皮勒在空荡荡的屋里来回走动。

“乡里说今年要拉电话线，但至今没有音讯，也只有靠你想想办

法了。”

伊斯拉皮勒苦笑了一声。

伊斯拉皮勒躺在木床上伸展身体。今天一天的奔波让他确实感到

了疲惫。今天一大早他就与铁依普将整个村子转了一圈，几乎挨家挨户

地看望了农户，到农田、果园进行了抽查。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布拉克萨

依是这样的破烂、贫穷。转完整个村庄后，他对自己信誓旦旦地保证要

改变布拉克萨依的承诺感到有些后悔。“看来我爸爸说得没错，我为什

么这么着急呢？”他自言自语地说。当他对父亲说“我决定到布拉克萨依

蹲点”时，父亲曾失望地摇了摇头。

“真不该选择布拉克萨依！”父亲说，“当然，那是我生长的故乡，不

能说自己的故乡有多么不好，然而确实太贫穷了。那里的人们也非常懒

惰，政府也感到不耐烦，几乎遗忘了那里。五十年来不知有多少干部到那

里蹲点，开展工作，我也曾多次与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在那里蹲点，那个

村庄如果不搬到下游是没法治的……唉，你应该选择其他村就好了。”

“难道我真的操之过急了吗？这里连电灯也没有，生产的粮食连自

己也吃不饱，农民们至今还住在干打垒的土坯房里，在这种情况下怎能

让他们致富呢？看来上级要搬迁该村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想起了两周

以前乡党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重点研究了如何建设抗震房，让住在

危房的农民搬迁住进抗震房的问题，并作出了在布拉克萨依进行试点，

乡领导派一人专门蹲点进行组织领导的决定。当党委书记提出，“那么，

谁去布拉克萨依抓这项工作？”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

该乡新任乡长伊斯拉皮勒的身上，大家的目光毫无疑问地显露出“怎

么样？那就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吧”的含义，而伊斯拉皮勒感到

这对自己是一种考验，也不假思索地当众表态：“我去吧！”当时，伊斯拉

皮勒对布拉克萨依也确实不怎么了解，更没想到会像他今天看到的这

样贫穷而落后。会后，乡党委书记向他介绍了布拉克萨依的情况。

“布拉克萨依农民的住房非常破旧、危险，因而县上在几年前就作

出了将该村搬迁的决定。为了落实这项工作，我们曾多次派工作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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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克萨依，但是除了少数青年人愿意搬迁以外，大多数老年人都

不愿意搬。”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搬迁？”

“原因很多，你去了就会知道。”乡党委书记接着说，“布拉克萨依的

根本问题是农业没有发展的空间，耕地少，农民的收入主要靠开荒种

地；加之离县城远，农民们没有从事其他行业的条件，因而他们至今未

能摆脱贫穷状态。说实话，布拉克萨依如今已成为了乡里的一个沉重包

袱。现在国家特别支持农民的住房建设，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所以，你在布拉克萨依要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中心开展工作。”

“看来书记说得没错，布拉克萨依人靠现在的农业生产是绝不可能

翻身的。如果他们搬迁到离县城稍近的地方，就能为他们提供多种经营

创造条件，所以应该千方百计地做好他们的搬迁工作。”

“睡着了吗？”“哐啷”一声，推门而入的铁依普打断了伊斯拉皮勒

的思绪。

“来，来坐！”伊斯拉皮勒坐了起来。

“寂寞了吧？”铁依普拉过椅子坐下后说，“我们在这里的日子就是

这样度过的。因为没有电就看不上电视，晚上只好早早地爬到土炕上睡

觉。所以农民的孩子也多。”

“农民嘛，晚上没事情做，那就要为生孩子而忙活呀！”伊斯拉皮勒

领会地微笑道，“电的问题没有给上面说过吗？”

“那还有不说的吗？每年都要上报，但是给布拉克萨依拉电线需要

四十万元资金，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呢？连四千元也掏不出来。何况你也

不是不知道上面的计划，他们计划让我们整体迁移，所以也决不会给我

们拉电线。”

伊斯拉皮勒接过铁依普的话：“按说，布拉克萨依这个地方也没有

什么值得让人留恋的地方了，既然政府要帮助给大家盖房子，那你们为

什么就不愿意搬迁呢？”

“尽管政府说要帮助我们盖房子，但问题在于盖房子的钱还得由我

们农民掏。布拉克萨依人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他们的腰包里哪能掏出那

么多钱呀！当然，这也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舍不得离开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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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留给自己的这片家园……”

“可现在时代变了，他们就不想过上好一些的生活吗？布拉克萨依

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你说得也没错，布拉克萨依的条件确实很差。这里也只有空气好。”

“但空气不能填饱肚子呀！”

“可是布拉克萨依人将他们生长的这个地方看得比世界上任何地方

都珍贵。你听好了，我给你说这样一件事：村庄上游住着买苏木·塔兰一

家，如果你问买苏木·塔兰，他就会说‘布拉克萨依是我的祖先创造

的’。不知是哪一年，他因病在县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你说他这个人怎么

样了？这个人不愿意喝医院为他提供的开水，说那里的水没有味儿，硬

是让孩子们将布拉克萨依的水给他带到了医院。”

“是吗？不是开玩笑吧？”

“是的，我说的是真的。”

伊斯拉皮勒若有所思。

“这么说，要他们搬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伊斯拉皮勒叹了口气

问，“青年人不会反对搬迁吧？我们先去动员他们怎么样？”

“生活状况较好的部分青年人早就搬迁了，而留在这里的那一部分

人大多家庭经济状况差，而另一部分人为了养家糊口已经远离家乡去

了其他地方。”

“这么说青年人也没有希望了？”

“总之，很难……”

听到村长的话，伊斯拉皮勒顿感失望，并对自己来这里开展工作深

感忧虑：“让我到工会担任领导，我去就好了。无论如何那是政府的机

关，工作有秩序，也没有这么多麻烦。艾力说得也没错……”

“农村我也干过，”他的好友艾力曾劝他说，“那里的工作可以说是

千头万绪，而且英塔姆乡也没有个像样的巴依，你要带领他们去致富，

还没等他们富起来，说不定你自己就完蛋了！”

妻子哈丽达更反对他到农村去：“在工会工作不是很好吗？何况你的

胃又不好，在那个穷乡村，如果病了怎么办？”

“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如果我在布拉克萨依抓不出一点儿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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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该夹起尾巴走人……”伊斯拉皮勒几乎整夜都这样思来想去的，一直

未能入睡，快到天亮的时候，才好像睡着。直到铁依普敲门时他才醒来。

“军人还有像你这样睡到现在的吗？”铁依普嚷嚷着推门而进，“饿

了吧？走！喝茶去！”

伊斯拉皮勒在门前水沟里洗了一把脸。从山里流下来的这股泉水

是那样的清澈、凉爽。伊斯拉皮勒忽然想起昨晚铁依普讲的故事，便立

即用双手捧起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但是，他怎么喝也没能喝出有什

么特别的味道。

“看来今天天气还是很热，”伊斯拉皮勒喝着茶，望着外面说，“下一

场雨就好了，否则地里的小麦都会干枯的。天气预报说什么了吗？”

“我们哪能知道天气预报呢？没有任何下雨的征兆。布拉克萨依都

这么酷热，那县城里可能就会燃烧的！我先父曾说，从前县上的财主

老爷们，每当气候燥热的时候，就会乘坐马车到布拉克萨依小住十天

八天……”

伊斯拉皮勒因为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也没有太在意铁依普的

话，然而听到他后面说的这句话便立即抬起了头：“你是说那些县里的

人到布拉克萨依？”

“是的，据说那些人就在上游那片山谷里面安营扎寨，除了在那里

避暑、休息之外，还将山里的那些野果煮成果酱，将野苹果晒成干果带

回家。”

“果酱？山谷里面还有什么能制成酱的野果？”

“我们这山谷里野果可不少啊！醋栗、覆盆子、野苹果等，什么都

有。每当水果熟的时候，村里的人们都会到山里，将野果煮成酱带回

家。是这样吧？佐赫拉！”

铁依普矮小、胖墩墩的妻子赞同地点了一下头。

“谢尔瓦娜每年都要煮好几桶呢。今年如果胡达有意，我也想去煮

上几桶。”

“有卖果酱的吗？”

铁依普与他妻子面面相觑，笑了起来。

“还能到哪里卖呢？”铁依普感到可笑地说，“只会分送给左邻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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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卖的。”

这时，伊斯拉皮勒眼睛一亮，眉开眼笑，好像想起了什么事。

“我们今天就到山谷里去吧？”他对铁依普果断地说。

“你不是说今天要开会吗？”

“今天的会议就暂时不开了。走！”

铁依普奇怪地望着他，站了起来。

他们穿越布拉克萨依人原始而自然、像戈壁滩沙丘一样不规则的

土坯屋，来到了山谷入口。从山谷里流出来的一股水，在高坡上的一户

人家门前转过，而后流入村庄。

“那是什么房子？”伊斯拉皮勒问。

“那就是昨晚给你讲的买苏木·塔兰的水磨坊。”铁依普说，“据说从

前这里有五座水磨坊，到了人民公社时期还剩下三座，其他两座在‘文

革’时被当做‘四旧’而毁掉了，只有买苏木·塔兰的这座水磨坊没被拆

毁，保留到现在。”

“好像现在没有使用吧？”

“是的，已经有几年了，没有再使用。”

“为什么？”

“现在人们把粮食都拉到下游的面粉厂去磨，那座面粉厂将面粉拿

到村里与人们用粮食交换。如果有了电，我们就可以建一座面粉加工

厂了。”

“没有电就一事无成。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伊斯拉伊勒

无不忧虑地叹了口气。他们边说边走进了深谷里。伊斯拉皮勒立刻被山

谷里的林木所吸引，他非常惊奇。这是一片不小的平原，在谷地正中有

一条干渠，水缓缓而淌，不时向小溪、小沟分流。水渠两旁被杨树、野苹

果、黑榆树等绿树笼罩着，周围是一片绿荫覆盖的草丛，黄芦荟、罂粟等

花草傲然怒放。山谷两旁的沟里长满了蒿草、覆盆子等野生植物。山谷

清爽宜人，凉风习习，好像这里从来就没有被夏日的烈焰烘烤过。

“看见那一片深沟了吗？”铁依普指着前方说，“那是一片醋栗，里面

还有覆盆子、黑果小蘖等野果。瞧那一片，都是野苹果！现在还早，如果

到八月份的时候你来这里，可是香味扑鼻、沁人心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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